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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麦金黄
端午节放假，我暂别喧嚣的城

市 ，踏 上 了 归 乡 的 旅 程 。 放 眼 望
去，田野里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
舞，将湛蓝的天幕浸染成微醺的琥
珀色。朝阳为麦尖镀上鎏金，晚霞
又将麦浪揉成绸缎，恍惚间，仿佛
看见麦神满含丰收喜悦的微笑走
来，眉眼间盛满对辛勤耕耘农民的
赞许。

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
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云层，带
着些许凉意的微风便轻轻叩响了
门窗。我早早醒来，推开门，泥土
与草木的清新扑面而来，让人忍不
住深吸几口。

路旁野花肆意绽放，红的像燃
起 的 簇 簇 篝 火 ，黄 的 似 撒 落 的 碎
金，紫的若遗落人间的云霞。它们
随性地点缀在绿草间，引得彩蝶翩
跹起舞。忽有一两只蚂蚱从草丛
中弹射而出，“嗖”地掠过脚边，惊
起我发自心底的笑声——这乡间
独有的惊喜，多年后仍能触动心底
最柔软的角落。

转过田垄，整片麦田豁然铺展
眼前。金黄的麦浪此起彼伏，如大
地抖开的锦缎，又如浩瀚无垠的金
色海洋。饱满的麦穗似腼腆的少
女含羞颔首，阳光倾泻而下，每一
粒麦子都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宛如

无数颗坠落人间的星辰在麦浪中
闪烁。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机变换
着角度拍摄，定格麦田金黄的丰收
景色。

我沿着畦埂缓缓踏入麦田，指
尖拂过麦芒，粗糙的触感带着自然
的棱角，却又分明能感受到麦苗破
土 、抽 穗 、灌 浆 时 的 倔 强 与 坚 韧 。
风过时，麦浪沙沙作响，这是土地
谱写的丰收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流
淌着岁月的沉淀，也唤醒了尘封的
儿时记忆。

记忆里的麦收时节，村子像被
点燃的爆竹般热闹。大人们挥舞
镰刀，金黄的麦秆便齐刷刷倒下；
孩子们穿梭在田埂间，或脱下布鞋
扣蚂蚱，或蹲在地上捡拾遗漏的麦
穗。打麦场上，拖拉机拖着石碌碡
一圈圈碾过摊开的麦子，“哒哒”声
与脱粒机的轰鸣交织成曲；脱粒机
旁，人们配合默契，将麦捆“喂”入
机器，再用铁叉挑起蓬松的麦秸，
扬起阵阵金色的尘雾。那时的我，
总爱躺在温热的麦秸垛上，看流云

在碧空作画，听大人们爽朗的笑声
混着麦粒簌簌落地的声响，连拂面
的风都裹着阳光烘烤过的麦香。

而今，站在同样的麦田里，收
割机的轰鸣声早已取代了早年间
的劳作号子。时光悄然改变了麦
收的模样，却带不走刻进血脉里的
眷恋。这大片金黄的麦浪，是大地
馈 赠 的 油 画 ，更 是 我 永 不 忘 却 的

“乡愁”。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交警

支队）

□ 孔大龙

艾 蒿 香

战士的脸盆

“你知道这洗脸盆，除了洗脸、
洗脚，还有和馅吗？”在电影《荣耀》
中，主人公杜超教育误入陷阱的少
年李洛时的一句话激起了我有关脸
盆的军旅记忆。

1974 年的深冬，祖国北部边疆
乌兰察布的大山里，多了一队从内
地应征入伍的青年战士，一个个十
七八岁稚嫩的脸庞上充满着青春的
阳光。在我们结束新兵连训练分兵
到作战连队时，每个战士的背包后
面 ，比 入 伍 时 多 了 一 个 搪 瓷 脸 盆 。
那时，部队以山间作战阵地为据点，
以各作战连队为单元，星罗棋布般
驻扎在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以阵
地为家。无论机关还是连队没有专
门 的 洗 漱 间 ，更 谈 不 上 有 水 管 、淋
头、瓷盆等。干部战士们洗脸泡脚、
刷 牙 接 水 、擦 背 温 水 、洗 衣 盛 水 等
等，全靠着这个搪瓷脸盆。在野战
军战士的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脸盆
不止充当着如此众多的角色，电影

《荣 耀》中 说 的 用 洗 脸 洗 脚 盆 来 和
馅，则是这个多用军盆担当的另一
角色，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不是凭
空造作。

1975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部
队在战备值班中休整一天。按照规
定 ，部 队 节 假 日 伙 食 改 一 日 两 餐 。
上午九点早餐时，连值班员在饭堂
高声宣布：“今天改善伙食包饺子，
下 午 以 班 为 单 位 到 炊 事 班 领 馅 领
面，谁先包好谁先煮。”在食品供给
相对匮乏的年代，戍边的战士们能
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水饺实在是一件
高兴的事情。快到领馅的时间了，
班长让我准备脸盆，和另外一名战
士去炊事班领馅领面。由于不同年
份入伍战士发的脸盆式样不一，黄
的、绿的，还有花的，我选了两个碰
掉瓷面较少的脸盆，用清水洗了一
下，将水渍擦干，与战友直奔食堂后
满载而归。年轻的战士们充满着智
慧 ，面 ，在 脸 盆 里 用 温 水 和 好 ；擀
片，没有案板，拆开木制子弹盒反过
来用；没有擀面杖，削圆的干树枝都

派上了用场。饺子包出来了，没有
盖帘盛放，一个个脸盆底撒上面粉
便闪亮登场。在炊事班大铁锅腾起
的水雾中，煮好的饺子又盛回脸盆
里。战士们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
水饺，一个个犹如过年般快乐。

其实，边疆战士们的脸盆用途
还不单单如此。脸盆漏了，战士们
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设法
修补好再用；几番修补实在不堪使
用，战士们会将脸盆填满土肥，栽上
山间野花，美化营区环境。那些年，
战士们的棉料冬外罩经常破损，需
要缝缝补补才好穿着。于是，我向
四姐要来一件六十年代部队配发的
人字呢黄色冬裤交替穿着，减少了
缝补。尽管在当时，这种上绿下黄
的军装配穿是允许的，但自我感觉
还是不太协调。休整日，我到商店
买回一包粉末状军绿色染料，按照
说明，布料需要在铁锅里用沸水翻
煮。一个战斗连队除了食堂做饭，
哪里来的铁锅？这时，脸盆便又有
了新的用武之地。通红的炉火上架

起盛上水的脸盆，放入染料，沸腾的
水浸染着裤子，也沸腾着战士心中
的愉悦。裤子染好了，穿在身上，感
觉精神了好多。

那年春节，战士的脸盆在连队举
办的联欢晚会上可是出了风头。“三
句半”，是最适合连队战士创作和表
演的小节目。表演场地上，一队四个
演员需要每人手里拿一个敲得响的
道具，为了更有娱乐性，聪明的战士
们想到了脸盆、饭盆什么的，节目里
那不算协调的敲打声，却给欢快的节
日带来了不一样的喜乐。最让人忍
俊不禁的是副班长赵金龙，在晚会上
用脸盆等做道具扮演的村妇形象。
一群“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的小
伙子们，看到赵副班长头裹花方巾，
一只手卡着放在腰间的洗脸盆，扭动
着身躯刚一出场，便轰然间一个个笑
得前仰后合，那声浪似要把食堂演出
场的房顶掀翻……

时光在流逝，但战士的脸盆故
事却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曾流
逝。

□ 梁桐纲

再坚持一下
胜利属于你

小 时 候 的 生 活 ，总 是 被
各 种 叫 卖 声 填 满 。 清 晨 ，

“ 小 酥 鱼 嘞 ”的 吆 喝 从 马 路
上传来，拖长的尾音像是还
没有睡醒的梦。午后，卖冰
糕 的 男 人 骑 着 自 行 车 在 村
子里经过，最后停在学校门
口 ，他 戴 着 草 帽 ，脸 膛 黑 中
透 红 ，嗓 音 浑 厚 且 底 气 十
足 ，只 要 听 到 他 的 声 音 ，炎
热 的 天 气 仿 佛 也 跟 着 变 得
凉爽起来。傍晚，伴随着满
载十香菜的小推车“嘎吱嘎
吱 ”声 ，传 来“ 豆 腐 乳 、臭 豆
腐，卖十香菜嘞”的吆喝声，
空 气 中 若 有 似 无 地 弥 漫 起
臭豆腐的味道，我常常会屏
住呼吸，或是用衣袖遮住口
鼻。

这 些 声 音 的 背 后 ，有 许
多身影，基本上都叫不上名
字，却又很熟悉。那时候的
我还不知道，这些在生命旅
程 中 提 供 了 不 同 味 道 的 人
们，后来会在我的记忆深处
偶尔浮现。他们或骑着改装
过的自行车，或推着平板车，
在小城乡村中穿行，又常常
会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固定的
地点。在等待“吆喝”声出现
的过程中，味道仿佛变得更
加浓郁。

有 时 候 ，我 循 着 声 音 奔

跑，兜里揣着几枚硬币，冲着
背影喊一声“卖糖葫芦的，别
走呢”，就能换来满满一口的
满足。有时候，听到缥缈的
声音走出家门，略微等一会
儿，也能满足心中的期待。

记 忆 最 深 的 ，除 了 在 夏
日午后停在学校门口的卖冰
糕的中年男人之外，还有一
位卖麦芽糖的老人。他头发
花白，背微驼，每当上午第二
节课后的钟声响完，就能听
到他的吆喝声：“麦芽糖，拉
丝儿的麦芽糖！”

他推着一辆黑色二八式
自行车，车座上罩着手工缝
制的座套，四块颜色靓丽的
花布拼接好，与一块藏蓝色
的 确 良 布 缝 制 到 一 起 。 后
座上，一左一右载着两个装
满麦芽糖的容器，容器像是
黑色陶瓷，圆圆的、鼓鼓的，
犹 如 小 巧 精 致 的 粮 仓 。 轻
轻掀开木制的盖子，就能看
到 让 人 流 下 口 水 的 麦 芽
糖 。 老 人 卖 的 麦 芽 糖 有 两
种，一种是金黄透亮的麦芽
糖 ，像 是 凝 固 的 琥 珀 ，透 着
诱人的光泽，一种是白色略
浓稠的麦芽糖，如同天空飘
动的云朵。

我 跑 到 校 门 口 时 ，同 学
们已经将老人包围，里三层，
外三层，有正在掏钱买的，也
有吞咽着口水围观的。这两

种麦芽糖我都很喜欢吃，常
常因为不知道选哪一种而犹
豫 不 决 。 这 时 ，老 人 会 说 ：

“这有啥难的？这次吃黄的，
下次吃白的，这次吃白的，下
次就吃黄的嘛。”说完，他用
高粱细秆裁成的特制签子，
手脚麻利地在左边陶罐里顺
手刮几下，拉拔出黄色透明
的细丝，熟练地缠绕好递给
我。我总是舍不得立刻吃，
顺时针、逆时针抻转多次，直
至发白发硬，在上课钟声敲
响的最后一刻，三下五除二
全部吞进口中。这是至今都
让我难以忘记的最好吃的麦
芽糖，糯糯的、黏黏的，特有
的甜香在口腔里一圈圈旋转
缠绕后慢慢溶化。我第一次
记住了味觉的奇妙感受，麦
芽糖的味道更像是穿越了时
空，成为记忆中最温暖的味
道之一。

现如今，街道变宽了，楼
房变高了，城市中流动叫卖
的身影越来越少，熟悉的吆
喝声和流动的味道也终将在
生活中消失。而我的记忆深
处，那麦芽糖的味道仍在跳
跃，这味道，早已不只是单纯
的食物味道，而转化为光阴
和童年的味道，声音虽远去，
味道却难以忘怀。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
安局海港分局）

远去的叫卖声
□ 宋雁龄

多年前，朋友入职一家私营企业，被分配到
销售部门的网上报价岗位。彼时的她，既无专
业技术背景，也缺乏管理经验，面对这项工作仿
佛置身迷雾之中。她对企业产品的种类、型号、
规格一无所知，难以向客户展开专业介绍；对市
场行情缺乏洞察，难以精准报价；加之性格内
向，销售经验与自信心皆不足。然而，领导给予
了她悉心的指导，面对面、手把手地向她传授与
客户沟通的技巧。她本人亦秉持虚心好学的态
度，通过快速钻研企业产品、深入分析过往中标
信息，逐步掌握了工作的节奏。

当 时 ，企 业 的 客 户 大 多 通 过 线 下 渠 道 开
发，对网上订单普遍不抱太高期望，但朋友却
以饱满的热情回应每一位咨询的客户，做到有
问必答。遇到疑难问题，她及时向领导请教。
就这样，订单纷至沓来，到年底，她竟创造了百
万元的业绩，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蜕变。

朋友的出色表现，恰似一颗石子投入平静
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同事们对她的业绩既羡
慕又嫉妒，曾经无人问津的岗位瞬间成了众人
争抢的“香饽饽”。在利益的驱使下，同事们或
明争或暗斗，甚至联合起来排挤她。朋友生性
不擅争斗，只能眼睁睁看着业绩被他人夺走。
而同事们得寸进尺，不仅抢走业绩，还对她百
般刁难。朋友虽满心愤懑，但作为两个孩子的
母亲，重新寻觅一份体面且薪资可观的工作谈
何容易。即便跳槽成功，职场人际关系的难题
依旧存在。她深知，逃避无法解决问题，于是
咬紧牙关选择坚持。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切磋我也。”朋友在
挫折中愈战愈勇，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秉持“边学边干”的理念，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充
实 自 己 。 她 对 知 识 的 渴 求 ，令 同 行 都 为 之 惊
讶。一次，单位中标了一个大型项目，朋友想
借鉴其成功经验，打听竞标书细节时，却遭遇
同事异样的目光与闪烁其词的回应。她明白，
自己已然被视为竞争对手。但她清楚自身实
力 ，深 知 过 往 的 成 绩 离 不 开 运 气 的 眷 顾 。 于
是，她选择以最朴实的方式学习、适应与提升
业务能力。她熟记枯燥的产品知识，通过多渠
道收集市场信息，深入分析行情，精准把握价
格走势；借助网络学习标书制作、投标技巧与
社交礼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破茧成
蝶，在销售工作中能够独当一面。从未离开过
本市的她，竟独自前往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竞
标，一举拿下价值五百万元的项目，这一成绩
不仅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也让单位与同事们惊
叹不已。

“你根本无需畏惧任何人与事，限制一个
人成长的，从来不是外界的阻碍，而是内心的
恐惧。”朋友从行业新手成长为专业人士，凭借
的并非盲目自信，而是进取精神。她深刻剖析
自身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更为关键的
是，她学会了深度思考与解决问题。她明白，
只要找准问题根源，剖析症结所在，制定解决
方案，再棘手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这正是她
飞速进步的秘诀。此外，她还有着坚韧不拔的
意志力，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她顶住各方压
力，认准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行。

“再坚持一下，胜利属于你。”拼搏的道路
上，她也曾濒临崩溃，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每当
此时，她便在心底默默重复这句话，凭借这份信
念一路坚持。她的经历启示我们：在职场乃至
人生的旅程中，困难与挑战如影随形，但只要我
们怀揣坚定信念，勇于直面困境，持续学习与提
升自我，就一定能够跨越障碍，收获成功。坚
持，是划破黑暗的曙光，是通向胜利的桥梁，只
要我们不放弃，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幼 时 的 老 家 宅 院
在村子边上，往村东走
几 步 就 是 漫 无 边 际 的
田野，这一大片地为旱
地 ，且 土 质 不 好 ，坑 洼
不平，远望去零零散散
的树木倒也绿树成荫，
有 村 民 开 垦 一 块 地 种
了高粱或谷子，收成甚
微。这片土地上，野草
野菜层出不穷，砍了又
长，孩子们放学后经常
来 这 里 割 草 砍 菜 ，喂
猪 、喂 牲 口 ，这 里 也 是
大 家 跑 闹 嬉 戏 的 好 地
方。

有 一 种 野 草 叫 艾
蒿 ，又 称 为 艾 ，味 道 非
常浓郁，猪吃起来常常
皱眉头，或者干脆剩在
猪 槽 里 。 艾 蒿 却 是 我
们的宝贝，在田野里割
破手指、刺破脚趾的情
况 常 有 ，拽 一 把 艾 蒿
叶，揉碎，按住伤口，不
一 会 儿 ，血 就 止 住 了 ，
清 凉 的 感 觉 顺 着 毛 细
血管溢满全身，不一会
儿 就 跑 去 和 同 伴 追 闹
了 。 乡 下 的 孩 子 没 有
那么娇气，在田野里长
大，田野里有生存的根
本和宝藏。

清明时节，艾蒿鲜
嫩，母亲把新鲜的艾蒿
焯水后剁碎，放进发好
的 面 团 里 揉 匀 。 蒸 熟
后 的 艾 蒿 更 加 碧 绿 清
香，带来了春天的色彩
和味道。

“ 端 午 时 节 草 萋
萋 ，野 艾 茸 茸 淡 着
衣 。”端 午 节 到 了 ，这
一 天 俗 称“ 五 月 单
五 ”，母 亲 说 这 一 天 是

“ 毒 日 ”，天 不 亮 ，母 亲
就去村东采来艾蒿，放
进锅里加水煮，再放进
10 来 个 笨 鸡 蛋 同 煮 ，
我们还没有睡醒，母亲
就 把 热 乎 乎 的 鸡 蛋 拿
到了我们的枕边，轻声
喊 醒 我 们 趁 着 太 阳 未
出 ，赶 紧 吃 鸡 蛋 ，说 是
吃了这样的鸡蛋，一年
里 五 毒 不 侵 ，驱 邪 避
灾 。 我 们 惊 喜 地 翻 身
剥开那鸡蛋，吃完一个
都不过瘾，看看盆子里
剩的，有时候忍不住会
再拿一个。

睡醒后，我们用母
亲 淘 出 的 艾 草 鸡 蛋 水
洗 眼 睛 ，洗 脸 ，清 凉 明
目，神清气爽。

“ 五 月 单 五 ”过
后 ，蚊 虫 也 多 了 起 来 ，
身 上 常 常 被 叮 得 到 处
是 包 。 母 亲 教 给 我 们
一 个 土 方 子 ，把 艾 蒿
嚼 碎 ，用 带 着 自 己 唾
液 的 艾 蒿 擦 涂 鼓 包 的
地 方 ，鼓 包 很 快 就 落
下去了。

母 亲 把 割 来 的 艾
蒿 晒 干 ，晚 饭 后 ，在 北
墙下燃起艾蒿，烟雾缭
绕 ，香 气 袭 人 ，在 院 子
里铺一块旧包袱皮，歇
息纳凉，香气驱散了蚊
虫。一两个小时过后，

进屋睡觉，艾蒿的烟气
透过土坯墙的缝隙，透
过门缝、透过窗口的纱
绷 子 浸 到 了 房 间 的 每
一个角落，伴着好闻的
味 道 ，进 入 香 甜 的 梦
乡。那时候，哪里舍得
买 蚊 香 、蚊 帐 ，一 把 艾
蒿的烟气，就能换来一
个 没 有 蚊 虫 叮 咬 的 夜
晚。

母亲常年下地，落
下了风湿的毛病，一到
冬天，胳膊、腿就疼，母
亲 把 晒 好 的 艾 蒿 放 到
厢 房 ，冬 天 的 夜 晚 ，母
亲 经 常 用 熬 好 的 艾 蒿
水泡脚、用浸了热艾蒿
水 的 湿 毛 巾 一 遍 遍 捂
胳膊，直到身上微微渗
出汗来，母亲的面色越
来越红润。纳鞋底，母
亲的手比谁都快，下地
除 草 母 亲 的 锄 头 比 别
人的大一号，过麦扛口
袋 ，母 亲 一 手 掐 腰 ，一
手托着肩上的口袋，健
步 如 飞 。 能 干 、有 力
气，是母亲最引以为傲
的事情，而她伤痛的筋
骨，只能靠艾蒿水慢慢
疗愈。

家 人 外 出 做 生 意
后 ，我 们 远 离 了 那 片
长 艾 蒿 的 田 野 ，母 亲
在 后 院 里 种 下 了 一 片
艾 蒿 。 那 个 夏 日 的 中
午 我 回 去 看 父 母 ，闻
到 院 子 里 浓 郁 的 香
味 ，不 由 纳 闷 ，母 亲 欣
喜 地 说“ 我 种 了 一 片
艾 ”，说 着 领 我 到 那 片
艾 草 前 ，丛 丛 嫩 绿 随
风 摇 动 ，从 来 不 种 花
草 的 母 亲 唯 独 种 了 艾
草 ，我 也 跟 着 高 兴 ，觉
得 一 向 以 勤 劳 朴 素 为
美 、以 割 草 拾 柴 为 乐
的 母 亲 也 有 了 诗 意 的
浪漫情怀。

回城时，母亲拿出
一 包 晒 干 的 艾 草 让 我
带 回 ，让 我 驱 蚊 用 ，说

“艾比蚊香好，没毒”。
晚饭后，我关上卧

室门，把艾草放进一个
旧 搪 瓷 盆 里 ，点 燃 后 ，
袅袅细烟飘起，慢慢渗
进 鼻 孔 、毛 发 、身 体 的
每一个细胞，我盘腿坐
在床上，享受这充满香
气 的 静 谧 和 安 宁 。 十
几分钟后，先生因半天
没听到我的动静，打开
房门一看，惊讶得嘴巴
都 合 不 拢 了 ，大 声 喊
道 ：“ 你 这 是 烧 的 什
么 ？ 可 别 着 了 火 ！”我
嘻 嘻 一 笑 说 ：“ 用 艾 驱
蚊 熏 香 呢 。”狭 小 的 卧
室内烟雾腾腾了，先生
忙 把 燃 艾 的 盆 子 端 了
出去，我却乐得前仰后
合。

10 年前母亲病故，
那 处 母 亲 种 了 艾 草 的
院子也已另有人居住。

又是一年艾草绿，
这 娇 娇 嫩 嫩 的 艾 草 在
风中摇曳生姿，像是我
的心事起起伏伏。

（作者单位：衡水
市冀州区公安局）

□ 苗文金

□ 刘兰根


